
一宋路霞／文

吴江路很早以前是一条小河，后来

成了一条弯弯的马路。近些年来商铺林

立，尘嚣万丈，一到晚问，比十米开外

的南京西路还要热闹。可是从前不是这

样，吴江路不是一条美食街，鼻子里闻

不到什么油香味、麻辣味．倒是常能听

到吹拉弹唱的声音——因为这里有个出

名的大弄堂天乐坊，里面有个不是票房

胜似票房的人家——-柏号，半个世纪期

间，凡是喜欢言派京剧的，没有冬到这

儿来“磨蹭”的，实际上成了育派艺术

在南方的大本营。“盟主”就是著名言

派艺术家李家载先生，他是李鸿章的五

弟李凤章的后代。

李鸿章家族的老五房

李鸿章家族有六房。在上海滩留

有很多传奇故事，李家载的祖上除了

经营房地产，在戏剧界也很出名，是

个票友世家。

李家后人在上海的居住地，上世纪

初大多都环绕在跑马厅(人民广场)附

近。老二房(李鸿章一支)在威海路茂

名路；老三房(李鹤章一支)在威海路

黄陂北路；老五房(李风章一支)原先

也住在威海路茂名路(三茅宫)，后来

由于连遭两次不幸，搬到了静安寺路

李薜裁

▲全家福(左一为李家载)

(南京西路)旁边的吴江路，在天乐坊

顶下了房子，两代人住九田栋楼。

李家载足李家老五房李风章的曾

孙．父亲叫李国澄。他祖父李经翊一

百多年前就已从安徽移居上海。由于他

的伯祖李经祜一房无后(李经祜九岁去

世，夫人柯氏抱牌位结婚)，于是柯氏

过继了李家载的父亲李园澄为子。因为

李家载的祖父李经翊原本也是从老六房

(李昭庆一支)过继米的，他们父子两

代人先后都过继给了五房，所以李家载

也就算到了老五房的谱系E。

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虽无儿子，却

有的是钞票，是李家首富，在芜湖经营

房地产，这就为这个票友世家提供了物

质条件。李家载的父亲李同澄是有名的

票友，喜欢谭派戏。早年有些名角从北

方南下上海来唱戏，就住在李国澄家

里，他们常常一起躺在大烟铺上。一边

抽烟一边聊戏。李圆潸原先住在威海路

三茅宫(一所道观)附近，是一处二进

五楼五底的大宅，原先足李根源的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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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还有宽敞的庭园。后来发生火灾，

还遭遇过强盗上门，为防不测，他们先

到苏州避了两年。从苏州再网上海时，

正值天乐坊造好，就搬进了天乐坊。

小时候是出名的皮大王

李家老五房丽代无子，全靠过继，

所以儿子特别吃香。到了李家载一代。

他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就他一个男

孩，自然更成了宝贝疙瘩。他从小虎

头虎脑，精力充沛(据说他先天营养

过剩，生下来就lO厅)，皮的本事很

大。

李家载有个表弟叫宋湛清(他俩的

母亲是亲姐妹，他们的外公沈玉麟曾

任轮船招商局经理，在苏州住大石头

巷)，他俩同年生，李家载大几个月。

两个人一个人高马大，敢冲敢杀，天不

怕地不怕；一个从小多病，身材消瘦，

人小胆子也小，像个影子，整天跟在表

哥后头转悠。

有一年他们过lo岁生日，家里办堂

会，为适合小孩子胃口，请来一个杂技

班子演魔术，还请了很多亲戚朋友带孩

子来观看，孩子们自然很兴奋，那还是

住在威海路三茅宫的时代。

那天一早杂技班子就来了，在院子

里搭一个台，拉上布幔，搬进来很多道

具。人家在楼下客厅里做准备时，李家

载和宋湛清小哥俩从窗口走过，他们好

奇地往里看，只她一个伙计把一只活的

兔子放进了一个甏，盖上盖子放在一

边，然后忙别的去了。

李家载脑子一转，有戏了，对表

弟说： “我们把那兔子提出来玩好

pE．9’’

“好呀!”宋满清兴致也很高。他

一惯是表哥的搭档。

两个人趁大人不备，悄悄溜进去，

把兔子从甏里抓出来。又担心被人发

觉，因为那甏一下子轻了许多。于是就

拿块砖头放进去，然后抱着兔子上楼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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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魔术表演开始后，当表演到应当

把兔子变出来的时候，那兔子总也蹦不

出来，演员急出一头汗，伸手一抓，竟

是块砖头，惹得台下哄堂大笑。

那时的杂技班子都足些草根班子，

常年走街串巷，靠手艺吃饭的。这下出

了大洋相。而且是在李鸿章家族的堂会

上，传出去不得了，丢不起这个脸，只

好拱手作揖，对台下讨饶：“各位大

爷，我们足靠手艺吃饭的，从来没有

得罪过你们李家，请不要开玩笑厂，把

兔子还给我们⋯⋯”大人们一听，就知

道是两个皮大王f二的，别人不会于这种

事。等到人们迁怒于他俩，他们早不知

溜剑哪里去了。

到了读书的时候仍是皮。家里为他

们请J，私塾先生，他们不喜欢这个老

师，就在老师房间里捉迷藏，甚至晚上

爬到老师的床顶上(旧式的红木大床四

角有柱，上有顶棚)舞大刀，吓得老师

赶紧辞r教席，人家伺候不起。

到了读中学的时候“皮筋”仍I}I没

有收敛，还差一点闯祸。

1932年上海“一·z．A”事变，为

避战火，他们一家又搬到苏州南冈一带

暂住。他父亲安排他到东吴大学附中读

书，谁知却撞上了蒋纬国。有一天学校

开运动会，他早早来到了球场。他口袋

里是不能离开零食的(这是他终生的嗜

好)，在看台上坐了一会儿就起身买零

食去了。蒋纬国与一帮小兄弟来至JJn,t，

李家载并不在场，阴差阳错地一屁股坐

在李家载的位子上。李家载不认识蒋家

公子，一看自己的位子被侵占了，伸手

就把蒋纬国拎r起来。蒋公子的小兄弟

上来解围，被李家载一拳撂倒一个。他

身高马大，谁都不在话下，何况他也有

他的“跟班”，于是混战一场。等学校

的老师赶来，他见事不好，拔腿溜了。

事后他知道惹了乱子，心惊胆战了一段

时间，还好，蒋家并没有与他为难，事

情不久就过去了。一年后回到上海，

竞又狭路相逢。有一天他跟女友在一

家跳舞厅跳舞，正旋转着，从舞厅门

口涌进一帮人，他眼尖，认出中间那

个就是蒋纬国。这回识相了，赶紧从

后门溜了。

进大学之后继续闯祸。他人读上海

光华大学，学习成绩并不怎么好，但英

语和书法很好，唱歌和跳舞的本事更是

与Et俱进。这时，他开始注意女孩子，

对于荚女十分倾慕，但是倾慕的方法还

是很原始的，他还不明白应当怎样向女

孩子示好。他的课桌前排，坐着一个外

国女孩儿，长得很诱人，李家载总熬不

住要盯着她看。一次上课，他居然把头

伸到前面去了，几乎要碰到那女孩儿的

肩膀；正出神之际，冷不防头上挨了一

棒，原来被任课的外同老师发现了，用

教鞭干涉他。他这种小开脾气哪里肯买

账，一拳向老师脸上砸去，把老师的金

丝眼镜都打掉了。

毫无疑问，这下真的闯祸了。老师

告到工部局巡捕房，捕房发出传票要拘

留他。他慌r，家里也慌了，连忙四处

托人疏通，请客吃饭、送丰L是最起码的

了。疏通的结果是，可以免除拘留，但

必须当面向老师赔礼道歉，还要罚款

300大洋。

这刚他母亲决心惩罚他一下——被

罚的300块大洋要他从自己的零花钱中

拿出来，让他扎扎实实地心疼一下。

那是他过年时，不知磕了多少响头才

挣来的呀!人家养家糊口的职员月入也

不过才30元。几十年后聊起此事他还在

心疼——那一拳打掉了我300元零花钱

啊!那是磕了多少头才挣来的呀!

言菊朋亲自为
小哥俩说戏

李家载的父亲李同澄是京戏天才，

嗓子极好，吊嗓子时，琴师的胡琴都拉

不上去了，他的嗓门还可以拔高。

大人爱唱戏，小孩子必然受影响。

 万方数据



李家载和宋湛清从小生活在戏迷堆里，

耳濡目染，渐渐对京剧发生了浓厚的兴

趣，爱看京剧连台本戏。先是在家里跟

着唱片学唱，后随为其父亲操琴的票友

周梓章先生吊嗓子，逐渐懂得了京剧的

板眼。可是他们的表舅任风苞(李家载

和宋湛清称其五舅。他们的三姨夫叫任

援字，是任援道的弟弟)听了还是摇

头，觉得这样瞎唱下去不行，得有个正

式的高手束教才行。

任凤苞是宜兴人，盐业银行的董事

长，宜兴官宦人家任道镕(李鸿章的幕

僚)的后代。他自己嗓子虽然不行，但

嗜戏，对戏也很内行。官宦人家从观念

上觉得戏子不上台面，是侍候人的下等

人。言菊朋原本在财政部任职，就冈为

公开唱了一次戏就被开除了，后来他索

性正式下海。但是在李家还是行不通，

在那个时代不要说正式下海，就连正式

拜师都不行。

任凤苞与言菊朋非常熟，经济上对

育有过帮助。1931年言菊朋与苟慧生同

来上海演出，这是言菊朋第三次到上海

演出，任风苞带了李家载、宋湛清两个

小兄弟前去听他的《法堂换子》。两个

人一下子听呆了，觉得耳目一新，过去

他们只知道潭鑫培和余叔岩的戏好，还

不曾听过言菊朋的戏。任凤苞问他们怎

么样?“那还用说，是好听呀!”这年

他们十六岁。

戏演完后他们就跑到后台去，由表

舅引见，拜见言菊朋。以后言每次来沪

他们都跑去听，同时到后台或到言的住

处清教问题。他俩渐渐迷上了言派。言

菊朋见他们肯用功，也用心指点。据宋

湛清先生后来回忆说，言菊朋先生教戏

非常地道，毫无名角架子，他喜炊你提

问，不怕你提问，无论你提什么问题，

总是耐心解说，并亲自示范，给小哥俩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这样，他们渐渐走上了言派艺术

之路。李家载朋友多，社交活动多，有

时候时间兜不转了就由宋湛清一个人去

听，回来再慢慢转告。他非常聪明，一

点就通。他们跟言菊朋学了几出戏，如

《桑园寄子》、《空城i十》、《托兆碰

碑》，其中“举鼎观画”和“法场换

子”只教过他们两个。言派的其他戏

他们多半都是听唱片自学的，有的是

跟琴师学的。他们虽然没有正式拜师，

但的确是得到了言氏的亲授，这使他们

终身受益。

有了名师指点，加E自身嗓子好，

进步自然就快。李家载的嗓占圆润，音

色近似言菊朋，唱起来|眵巨约、流畅、悦

耳。他在戏迷罔罩很快出了名。

新婚之夜逃出洞房

李家载不仅善唱戏，还擅长唱英文

歌，他最喜欢美国的宾·克劳斯贝，还

喜欢跳交际舞。他读中学时唱英文歌已

经出了名，同学问的派对如果缺了他，

就觉得是很大遗憾。他凑东吴大学附巾

和光华大学，都足海派文化盛行的学

校，好嗓子很能派用场。他业余还常

常到外国青年聚会的歌舞厅和夜总会

去“别苗头”，参加唱歌或比赛，诸如

仙乐斯、爱亚林等舞厅都是他喜欢去的

地方。他尤其喜欢比赛，常能把外国入

▲青年李家载

比下去，有时看看台上的人唱得不好，

他心里别扭，上去就抢人家的麦克风，

典型一个霸道小开。

这个会唱戏又会唱外国歌的门净靓

哥，自然很讨大家喜欢。虽说李家政治

上早已失势，但经济上尚属殷实。到了

男大当婚的年龄，依照豪门联姻的惯

例，大人们决定把杨家的七小姐(后来

在香港影坛大红大紫的明星复梦，是她

的亲侄女)说给他。

杨家祖上也是清廷的大官，其中一

个老太爷就是晚清著名的清流干将杨云

史(即著有《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的杨

圻)。李家从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开

始就跟他家攀亲，把大女儿李国秀嫁给

他；李鸿章的嫡亲长孙李同杰的继室夫

人也是杨家小姐(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那

位大奶奶)。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也跟

杨家攀亲，把一个女儿嫁给杨家的杨同

後。而且，杨家那五楼五底的大宅就在

静安寺路凤阳路，离吴江路大乐坊很

近，也是个票友大家庭。全家人都嗜

戏，据说言菊朋还去过他家。杨家兄弟

姐妹卜来个，与李家走动得很勤，李家

载的母亲与杨家兄妹的母亲(人称杨五

太太)很要好，杨家的小姐与李家载的

姐妹也很要好，还结为金兰姐妹。．这些

▲青年沈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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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人经常通宵达旦地自挣白唱，自演

自娱，李家载和宋湛清有时玩到下半夜

索性就住在杨家。

李家载风流倜傥，多才多艺，杨七

小姐漂亮文静，心地善良，在大家眼

里，他们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无人不

说好。但是李家载不愿意，冈为他已经

有自己的女朋友了——在舞场上跳舞认

识r沈文萃小姐。沈文萃的父亲沈长赓

原足与黄金荣同辈的大亨人物，在IH上

海娱乐场所很有势力，但是不知遭到什

么人忌恨，在沈文萃16岁的时候，夫妻

双双被人陷害。沈文萃是独养女儿，一

下子成了孤女。在这种情况下，李家载

觉得自己更不能离开她了。

李家载想抗婚，但是家里不依，死

活要他娶杨家小姐为妻。李家是官甯家

族，面子比天大。无论如何总要门当户

对吧。那时李家载的父亲在家单还是有

绝对权威的，经济大权在他手里。顾及

李家的面子及与杨家几代人的亲情，婚

约是不町以随便毁弁的。

李家载23岁的时候，好歹总算答应

结婚了。李家为之备置了漂亮的婚房和

丰厚的彩礼，按照老规矩，遇有喜庆仍

是在院子里办堂会——唱京戏。那天宾

客的确来了不少，李家杨家都喜气洋

洋，一时似乎烟淌云散。其实这足假

象，李家载是做给外人看的，他只是给

父母一个台阶下。到了夜间，新郎倌突

然不见r，从后窗逃跑r!

逃走的新郎八头牛也拉不回来，李

家载的母亲一气之下病倒了。杨家当然

也不依，不能白白被你们“忽悠”，这

桩婚姻总得有个}兑法。后来，李母把杨

七小姐收为干女儿，把结婚时所有的财

物都送给了她。可怜杨七小姐伤透了

心，从此再也没嫁人。这场徒有虚名的

婚姻直到若干年后才正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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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发现了李家载

1948年，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病

逝，李家的金山银山也吃得差不多了，

虽说在芜湖还有些房地产，但是抗战八

年兵荒马乱，房租地租常常收不上来，

李家人必须面对衰落的现实。到全国解

放初，李家载、沈文萃夫妇已经有了四

个孩子。五十年代初，一个有家室的男

人不能总是一天到晚地票戏了，何况他

是这个大家庭唯一的成年男子，他必须

走向社会，挣钱养家。

他曾跟几个朋友一起尝试做小生

意。那时上海两药很缺乏，他们就去

香港买药，运回上海供应市场。但是

他们太缺乏经验，无法斗过香港的地

头蛇。他还去静安寺的一家大酒店工

作过，但是一向在家里自由自在惯了

的小开，无法忍受被人家管的日子，

没多久又回来了。后来还是他的姐夫

帮了他大忙——他的二姐夫马芳粹(宁

波富商之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毕业，

李家宝的丈夫)与表弟宋湛清(东吴大

学物珲系毕业，工程师)研究出了钢丝

录旨机的制造方法，在解放初国外录音

机无法进口的情况下，研制出了新中同

第一台录音机，创办了一家钟声录音机

厂。他们把李家载叫去搞销售。果然，

这个家族企业非常成功，尽管最初只有

十来个人，但却填补了国内录音机行业

的空白，适逢国家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

义建没时期，宣传下作首当其冲，各地

宣传部门及民间文艺团体对录音机的需

求大增，厂子的规模也小断扩大。李家

载越干越有劲，成为厂里不可缺少的骨

干之一。

李家载在将近4()岁的时候才有了第

一个正式职业，他非常珍惜，工作不

敢马虎的，业余时间还是本性难移，

仍旧泡在票友中间。他还常被广播电

台邀去演唱并录制唱段，被誉为言派

戏的传人。

1959年12月，上海戏剧界为纪念言

菊朋先生诞辰70周年，在长江剧场举行

言派名剧汇演。李家载与言少朋、言慧

珠、张少楼等一起演出，主演了Ck天

台》和《殊痕记》。

他没想到。这次演出贺龙元帅也前

来观看了。贺龙元帅听了他的唱后就向

身边的人打听，这个人唱得很不错，是

什么地方人呀?当人家告诉说此人叫李

家载，是票友，在一家工厂罩做丁时，

贺龙同志当即指示说： “这样的人才怎

么可以流落在社会上，应当收到剧团里

来嘛!”

五十年代的工作是讲究雷厉风行

的。很快，上海市文化局一纸商调函

发到了徐汇区委t业部和上海录音器材

厂，要求把李家载调入上海京剧院。

仅仅十来天，李家载就到上海京

剧院报到了，时间是1960年1月。领导

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担任“招待演

出”；二是带徒弟，培养新生力量。

所谓“招待演出”是为来沪公二}：的中

央首长内部小范围演出；带徒弟，第

二个带的足邱正坚，是京剧院领导交

给的任务。

广纳百IIl杂糅东西
“招待演出”

早在言菊朋先生去世后的40年代，

言派戏曾一度冷落了不少，这或许与言

派戏难唱有些关系，而李家载始终坚持

言派的艺术传统，甚至还适当地发展

了言派艺术。因此受到票友和观众们

的拥戴，曾被誉为言菊朋之后的言派

领军人物。

他唱言派戏不仅声似，而且神似。

有一次，广播电台罩播放他的唱段，言

慧珠、言小朋与他们的母亲也在收听，

全当成足言菊朋的唱段了，结果电台里

报出是李家载的唱段。起初他们还以为

电台弄错了，可见李家载功夫了得。

从1960年1月到1966年6月，是李家

载艺术生涯最辉煌的年代。当时报纸的

演出广告上常常出现他的名字。与之

配戏的有李玉茹、童芷苓等，《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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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孝》、《让徐州》是他最拿手的剧

目。在这之前他还整理厂许多京剧曲

谱，如《京剧曲谱·上天台》、《京剧

曲谱·让徐州》(1958年由上海文化出

版社出版)。

他的演唱还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同

志的兴趣，毛泽东、邓小平、贺龙等均

喜欢听他的清唱。这就是当时的“招待

演出”。每到这时，市委有关部f J就会

通知他，晚上到文化俱乐部(茂名路

58号，过去是法国总会，解放初称58号

俱乐部)为首长演出，要精心准备，不

能出错。晚饭后上海市委就派一辆小轿

车停在他家门口，接他前去，有时直接

从单位就接走了。

第一次去的时候，李家载不知是为

哪位首长演出，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加上他家老保姆见了轿车就朝楼上大

喊： “大少爷，车子来喽!”这在外

人看来，你们李家还是旧社会大家族

的一套，简直太落后了，弄得李家载

就更紧张了。那大深夜演完回来，他没

有r往常的谈兴，而是神秘地径直走进

内屋，关上门，与妻子沈文萃窃窃私语

多时。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为毛泽东

等中央首长演唱去了，唱完后，毛泽东

还从沙发上站起来跟他握手。显然他的

演唱得到了充分肯定。先后六次担任这

样的任务。

据他后来对人讲(当时是绝对保密

的)，中央首长中，邓小平、陈毅、贺

龙等人都很懂戏，唱到高潮的时候他们

带头鼓掌。有一次唱《上天台》中汉光

武帝对开国大将姚期的一大段唱，当唱

到： “我怎舍得你这开国的元勋，你我

是布衣君臣啊⋯⋯”的时候，贺龙元帅

带头大喝彩。这是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

长李太成事后对他讲的。

1976年上半年，上海有关部门接到

紧急任务，要拍摄一组“内部片”送往

北京。这些“内部片”都是彩色京剧艺

术片，言派戏中有《卧龙吊孝》和《让

徐州》。先拍《卧龙吊孝》。由李家载

担纲，据说要为病中的毛泽东同志放映

的。尽管那时李家载已经被涮出上海京

剧院，于1973年调至上海图书馆从事抄

家物资(图书和唱片)的清理1=作，一

旦要上言派重头戏了，人们仍要清他出

马。拍摄的地点在上海市政协(原先

的丽都花冈)，拍摄前先招待一顿好

饭，拍好后立马专机送北京审查，如

果审查通过了就没事，不行的话还要

修改、重拍。

接下来拍《让徐州》，这时李家载

提出，言菊朋的儿子言少朋也擅长言派

戏，是否请他出演。后来经当时的主管

部门商量后决定，请言少朋上场表演身

段，而唱还是由李家载配音，这样，两

个人共同完成了这出戏。

演戏间隙，有的领导同志也会跟他

聊聊天。 “文革”前陈丕显同志曾问起

他家里几口人，住在什么地方，每月工

资多少。他如实汇报后，陈丕显同志略

微沉吟了一下，觉得他经济上还是紧张

了些。估计事后市委有关部门跟上海京

剧院提过建议，他的工资才往上提了，一

级。不过尽管提了一级，还是与京剧院

科班出身的名角相差很大。在定级别的

问题上，可能有些人对票友出身的角儿

心存歧视，但嘴E又说不出理由，于是

推推脱脱，别别扭扭，总是不给解决，

直到李家载去世，他的工资才“长”到

150元。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地京剧票

房逐渐恢复了活动。他即刻又活跃起

来，常向南北各地的演员和票友传授言

派艺术，并热心帮助和辅导各业余京剧

组织开展活动。只要有人来叫，他总是

OK。1979年上海电视台组织的一场春节

联炊晚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

一场上海春晚。他跟程之、陈述三人合

演r一出《空城计》，大家大开眼界，

大饱眼福，非常轰动。演完后大家意犹

未尽，接下来又开舞会，那是粉碎“四

▲李家载饰演《卧龙吊孝》

人帮”以后上海的第一场公开舞会。

邓小平同志“文革”后复出，到各

地视察时还点过一次李家载的戏。当邓

小平、万里、汀渭清等领导同志即将离

开合肥时，有关部门从合肥打电话到上

海，说是接下来就要到一t-．海了，请安排

领导同志看场戏，并且点名要看李家载

的《卧龙吊孝》。这边电i舌一落就赶紧

通知李家载，做好准备。这是他最后一

次登台演出，地点是上海展览馆的友谊

电影院。

1986年李家载因病去世。追悼会由

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玉茹主持，毕天来代

表弟子们发言。龙华大厅从里到外挂满

了各地朋友送来的挽联，对他一生的为

人和艺术成就作出了最好的概括：

“桃李芬芳宇内言艺赖以流传”

——宋fi昌

“哀哀黄鹤去，悠悠见白云

谁云斯人逝，神韵千古存”

——沙金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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